《楞严经》第20课
（听打稿，仅供学习方便）
为度化一切众生，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。
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大乘《楞严经》。
这个大乘《楞严经》大家都知道，在汉地来说它是非常著名的，而且依靠这部经典有千千万万的人已经获得开悟。不仅它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部经典，还有就是窍诀的加持力特别大。依靠这部经典，有许多高僧大德前往清净之地，这么一个殊胜的经典。
当然每个众生的福报和因缘可能都不太相同。我想在其他地方而言，可能《楞严经》也是没有那么的出名，包括我们藏地。
藏地的话，最近有些堪布，算是应该在我们学院当中是学问非常高的那些堪布，问我：“你最近在讲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《如意宝藏论》。”
然后他们说：“哇，很棒的，还讲什么？”
“《佛子行》。”
“也不错，还讲什么？”
“《楞严经》。”
“《楞严经》是藏文里面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（师念藏文）《楞严经》藏文翻译出来就是这个经典。”
然后他们说：“这个经在《大藏经》里吗？是小乘的经还是大乘的经？”
很多（堪布）基本上没有听说过，所以有时候觉得佛陀的这些经典，也许可能在某个地方不那么出名，说实在的。
《楞严经》在德格的《大藏经》当中大概有两品。后来章嘉国师他们翻译出来，离现在应该有200多年的历史，翻成藏文应该有200多年。
我们三年前刚开始讲乾隆皇帝的序言的时候，都讲过。当时应该是庄亲王[footnoteRef:1]，庄亲王对整个翻译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个人，是乾隆皇帝手下的，他的序言里面也有。还有章嘉国师，他们应该是1752年开始翻译，一直到1763年，大概用了11年的时间。 [1:  爱新觉罗·永瑢，乾隆第六子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去世，时年四十八岁，谥号为庄。] 

先汉文翻成满文，满文翻成蒙文，再蒙文翻成藏文，四种文字，光这个《楞严经》用四种文字，已经花了大概有11年的时间。到现在的话应该有这么长的时间，200多年的时间。但两百多年的话，说实在的，不管是藏地的哪一个传承的寺院当中，或者说是老百姓当中的话，这部经并不是很出名的。
在藏地老百姓当中比较出名的，比如《贤戒千佛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，还有《般若八千颂》，这些在民间是很出名的。他们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内容，但是他们都听说：这几部经典如果在家里的话，那就是风调雨顺啊，子孙满堂啊，等等，有各种世间的一些目的。所以他们挨家挨户经常请的就是这几部经典。
但是《楞严经》而言，在藏地来讲，确实知晓的人并不是很多，这个也是一个事实。我想将来会不会有很多人弘扬，在藏文上很难说。像章嘉国师和乾隆皇帝他们的话，应该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世间的威望和出世间的成就，应该说无与伦比的，但是他们译出来的，他们弘扬的也没有怎么。
当时听说好像翻了蒙文和满文以后，在那些地方也去做了一些弘扬。但是弘扬的话也可能，不知道，在其他民族的文字当中，弘扬的怎么样，不是特别的清楚。
当时应该是庄亲王手下，还是他身边的有一个法师，叫做通理法师。通理法师刚开始好像讲交光大师的《正脉疏》[footnoteRef:2]。但后来觉得这里面有个别的内容，他不是特别的满意。这样以后，好像当时庄亲王也可能有这个意思。后来说是通理法师他前前后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，做成《指掌疏》[footnoteRef:3]，这个应该是在清朝的时候非常出名的。他说，《指掌疏》的意思，他自己的注释当中也说[footnoteRef:4]，就像我们手掌当中庵摩罗果一样的，非常浅显易懂，一目了然的这么一个名称。 [2:  全名：《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》]  [3:  《楞严经指掌疏》，亦称《楞严经新疏》。佛典注疏。清通理述。十卷。]  [4:  是唐般剌密帝译《楞严经》的注释书。作者序称：乾隆十七年(1752)应邀讲《楞严正脉》，嫌其“驳辨太甚，且前后次第与清凉大有径庭，不合贤宗家法”，故撰本书。书成后曾重订，并于乾隆四十一年刊刻流通。书前作者另撰有《楞严经指掌疏悬示》一卷。后又撰有《楞严经指掌疏事义》一卷，注释疏文中难解的词语。见载于日本《续藏经》。] 

其实汉地也是，《指掌疏》也好，《正脉疏》也好，我们藏地的话，就是《大车疏》也好，《妙车疏》也好，有很多不同的名称。
那么当时《指掌疏》，应该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。后来通理大师也说过，他前面《法华指掌疏》也用了20多年，后来《楞严指掌疏》也用了20多年，就像做梦一样的。这两个《指掌疏》在人生当中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两部论典。所以在汉地应该说是比较出名的。
但是通理大师等，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寺院当中当时也弘扬，可能汉文的弘扬应该是比较成功的，但其他满文和蒙文我不是特别的清楚。我们这里不知道现在蒙古人，好像没有，是吧，以前蒙古人比较多，“啰啰啰”，有一些蒙古人吧，是吧，不知道。蒙古文当中的《楞严经》出不出名不是特别清楚。在英文当中也是有，但是也没有汉文里面那么出名。
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也做过一些介绍。总的来讲，汉文确实是，在汉地很出名的，包括现在的话，大家都说这个是很好的，但是实际上真正讲《楞严经》的人，现在不知道有多少。按理来讲，各个寺院里面应该是有讲《楞严经》的这些高僧大德也好，和尚也好，应该是有的，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样。
其实我们这里的好多道友，汉地特别出名的这些经的话，应该会讲。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《法华经》，好多法师从头到尾学的应该算是很精进的。后来我们讲《维摩诘经》，也是很多人应该特别——从头到尾大家非常有序的闻思，应该很好的。那这个《楞严经》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，如果讲的话倒是，应该是很好的。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听，因为现在内地的闻思风气不怎么样，说实在的。有一些道场的话，还是没有正式的开放。有些的话，怎么说？在旅游、观光方面，比如说经商方面的气氛也有一些。还有一些禅堂，有一些比较寂静的寺院里面，可能不开放，也有这种情况。
所以我们确实是培养了一批人才，算是这样的，如今这么多年轻的、有智慧的、有悲心的人有没有？不知道，但是他们能做多少，不是很清楚，也许这也是对佛教的一种贡献，一种奉献。但是具体能不能利益众生，不是特别清楚。
我记得以前，当时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，好像跟你们讲过吧。有一次法王上来的时候害怕高山反应，就住在汶川，然后又上来到米亚罗。米亚罗住的时候，我们住在上面的那个镇里面。因为来得比较早，到了下午的时候，法王休息。然后我们几个法王身边的人，下去，大概一两公里的地方，对面有一个好像看起来寺院一样的，进去以后原来是个宾馆。是一个藏族老板开的，这个藏族老板说：“我这边开了一两年了，生意不是很好，没有生意。”他说自己“垫了好像一百万多，政府这边借了什么200万。”我忘了一点。“不管怎么样，生意虽然不好，但是我给藏族人们留了一个很好的宾馆，安心的做了一个很好的宾馆。”
我当时心里想，如果生意不好的话，给藏族人们留了什么？是你自己的生意不好。这个是当时的一种印象。当时他自己说。因为做宾馆的话应该这种，怎么说？就是要生意好，不然的话对藏族人民也好，对谁都不一定是个贡献吧。如果宾馆生意不好，就像我说的一样的，现在我们这边确实也是培养了一些人才，但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什么用处，不知道。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，就像那个藏族老板说的一样的，“我留了一个，给藏族人们留了一个很好的宾馆，但生意不好。”他的民族这种，怎么说？有一种强烈的信心吧，但是也不是特别清楚。
就像这样的，我们这边确实《楞严经》也好，前面的几部经典的话，大家都是有个很好的传承，尤其是我们《维摩诘经》和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些，还是有特别好的这种传承。这个传承应该是很难得的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希望大家也应该好好的弘扬。
现在不管是在寺院当中还是在其他的道场当中，弘扬这些经论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这个《楞严经》，三年前也给大家讲过，在汉地弘扬确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当年天台宗的智者大师，他跟一个印度和尚交往的时候，他说有些修行的境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有明确的宣说，然后他就很想得到这个《楞严经》。天台宗那边有个叫做是拜经台，当时智者大师18年，面向印度拜佛，希望这部经典来到东土。但当他示现圆寂的时候，（《楞严经》）还没有来。后来呢，般剌密帝听说智者大师有这个愿望，很多人有这样的希求，并且弘法的因缘已经成熟，他很多次的想办法把这部经典带来这里。但是，因为当时那烂陀寺和印度把它当做一个特别珍贵的国宝一样的，不能往外传，所以好几次都没有成功。后来把它写在一个特别特别薄的那种纸张，或者说是当时的印度有一种艺术的，特别特别薄的那种，有些说是山羊皮，有些说羊皮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装在那里面，然后剖开自己的肩膊，将经文藏在其中，藏着以后就缝上。然后来到汉地，在广州还是什么，在那个地方，打开的时候里面也是完好无损的。
当时房融宰相等他们也在那个地方开始开经的。应该记得是公元705年还是713年[footnoteRef:5]，大概在那个时候，当时应该是唐朝，武则天执政的时候，她是非常重视佛教的。刚开始是这样来的，但后来好像唐朝的注释，这些都并不是特别多。然后宋朝、明朝、清朝之后，很多高僧大德、讲《楞严经》的人也是比比皆是。 [5:  本经译主般剌密谛，依于愿力，要利益中土之人，第一次身上藏着《楞严经》东来之时，被守边界的官吏查获，而不许他出境，这反而使他的宏法之愿更加坚定，并且更加精进。他并想到了一个方法，可以将此经携带出境而不被发觉；他用极细的白绢书写此经，然后剖开自己的肩膊，将经文缝藏在其中，等疮口平复之后，再申请出国，海关搜查无疑，才得航海东来。大师于唐中宗神龙元年（西历七〇五年）到达广州，那时正好首相房融被贬在广州，房融便请大师住在制止寺。般剌密谛于是剖膊出经，并诵出，与另外两位法师一起译成汉音，房融笔受。大师如此艰辛冒险，乃至不惜荣辱、身命，正是所谓重法轻身，所成功德，不可思议；我国之众生，均沾其法施之益。摘自百科。] 

这样以后在汉地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兴盛，有一个憨山大师，他说：“不读《楞严》，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；不读《法华》，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；不读《华严》，不知佛家之富贵。”大家以前都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如果不读《楞严经》的话，也不知道我们修行的时候到底是迷还是雾，这个问题。然后不读《法华》呢，当时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如何救世，还有当时以他无上的悲心如何如何救护的；如果我们不读《华严》话，那佛教的这种富贵——这里富贵并不是指佛教徒很有钱，应该说是佛教对宇宙观、浩瀚无垠的整个世界观，那根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不读《华严经》的话，原来2500多年前的佛陀在《华严经》当中，整个宇宙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妙说，或者是我们大乘菩萨的这种富贵——菩提心的功德，菩提心的各种利益等等，这些根本不知道的。所以汉地有这样的这种传承的原因也是这样的。这三部经典也是非常重要。
我们现在《法华经》也已经讲过，《楞严经》已经讲了。昨天有一个人是说：“哎哎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个《华严经》？”说起来都是很简单，但是哪有那么简单。正在讲考的时候一个人跑过来了。我想是什么事情呢？
他说：“哎哎？”
“什么？”
“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个《华严经》？”
《华严经》不是那么简单哦。
下面我们就正式讲我们的这个《楞严经》。《楞严经》讲到，今天是讲（第七个）见性无碍，就是无有障碍，主要讲这个意思。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此见性，必我非余。我与如来，观四天王胜藏宝殿、居日月宫，此见周圆遍娑婆国；
阿难继续白佛陀，说：“世尊啊，我的见性，前面说是没有在外，没有外物。我知道应该在自己的境界当中，没有外面实有的事物，外面是没有的。但是我跟如来一起去观四大天王的各种‘胜藏宝殿[footnoteRef:6]’，各种珍宝的宝殿，各种殊胜的宝殿，我们去看了四大天王的各个宝殿，同时也看了日宫和月宫。” [6:  《楞严经讲义》圆瑛法师著：此殿乃殊胜藏宝所成，故称胜藏宝殿。] 

有些注释里面说日宫有五十一由旬，月宫有四十九由旬，有个别的一些注释当中也这样讲[footnoteRef:7]。还有个别的一些注释当中[footnoteRef:8]，在这个时候引用了器世界的风，有一些风的叙述，比如说持风不会让这个世界堕落，然后住风的话就是进行安住，顺风让整个世界顺行，还有摄风和行风，讲了五种风。跟《如意宝藏论》里面的名称有点不相同的，但是有些作用好像比较相同的，有些也这样讲的。 [7:  《楞严经讲义》圆瑛法师：“阿难随佛至彼，故与如来，同观日月宫，此宫亦在须弥山半，与天王宫殿齐，随至二宫，故曰居日月宫。灌顶云：‘日宫纵广五十一由旬，火摩尼宝所成；月宫四十九由旬，水摩尼宝所成，皆天人充满。日宫虽火摩尼宝所成，其清凉与月宫同，但光胜下注耳，犹如火镜，体质不热，光注成烧。’”]  [8:  《楞严经讲义》圆瑛法师：《起世经》云：‘日月宫运行无滞，为五风所持：一、持风令不坠。二、住风令安住；三、随顺风令顺行；四、摄风令缓急；五、将行风令得中’也。] 

但不管怎么样，阿难当时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去了四大天王那里，所有外面的世界都已经看见了。
“这次见到‘周圆’，整个周遍、圆满全部见到，而且‘遍娑婆国’，遍娑婆世界、南瞻部洲。”
可能主要是四大部洲为主吧。这里娑婆的意思就是说，到了四大天王的时候，整个四大洲一览无余，全部都看清楚。
这一段主要讲阿难当时他的这种见性，广阔无垠、特别大。因为到了四大天王那里，不要说是四大天王，到了可能珠穆朗玛峰的话，也是能看到周围的世界，全部都是一览无余的，看得比较清楚的。所以说整个世界看得非常的广大。
退归精舍，只见伽蓝清心户堂，但瞻檐庑。
他说：“后来呢，退回到祇园精舍。”印度的祇园精舍。“然后只看到他的‘伽蓝’”，伽蓝就是当时的寺庙。我们大经堂，一般就叫做是（师说藏文），叫伽蓝，是大的经堂。
因为他到了祇园精舍的时候，他的所见也缩小了一部分。然后到了伽蓝的时候，他的所见也缩小了很多的。
“清心户堂”，清心户堂的话一般就是禅房，藏文当中说是在禅房里面入定的时候，也就是说让自己的心得以清净、这么一个闭关处，或者说我们说的宿舍，或者说是禅房；有些里面说是讲堂。藏文当中说是闭关的，有些当中说闻法以后进行思维，然后清净自己心的这样的一个讲堂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是在当时一个小屋子里面，可能禅房是比较对的。先到精舍，祇园精舍，然后去了大讲堂，然后就去了禅堂。
“那这个时候，‘但瞻檐庑’，只看见他的房檐和还有庑”，“庑”可能就是走廊，可能他的闭关房只看见他的屋檐、走廊。
这样的话，那阿难的所见也是缩小很多。他现在问题就出来了。
世尊，此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
“那么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见到的是这样。刚开始见到的这种本体，‘周遍一界，’周遍整个娑婆世界。”
从四大天王往下看到的整个世界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今在室中，唯满一室， 
刚才这个祇园精舍也好，伽蓝也好，或者是他禅修的小房子里面，“我的这个所见，‘唯满一室’，就只是一个小经堂里面。”比如说我去四大天王那里，刚刚回来，我到这个经堂里面，我觉得这个经堂好小，然后我再去我自己的小木头房子里面，我的这个所见就更小了。这样的话，刚才是我的这个所见是特别大，现在的话那么小。下面他的疑惑来了。
为复此见缩大为小？为当墙宇夹令断绝？
这里有两个“为”字，我刚才说的那个《指掌疏》[footnoteRef:9]里面，说是疑问、怀疑的一种词，他怀疑什么？“刚开始见到的这个，然后慢慢慢慢就缩小了呢？” [9:  《楞严经指掌疏》：“二为字。乃持疑不决之词。言在天本遍。在室则局。是必为室之所碍。然有二义可思。一者。为室所拘。缩一界之大。而为一室之小。如过卑门。身则鞠脊。二者为墙所夹。断周遍之一。而成不遍之二。如筑高堤。水则两分。是二皆为受碍。两疑不决。故云为复此见云云。”] 

原来不是世界是那么大的，然后现在屋子里面的这个见就很小很小的了，我的见已经缩小了，广阔无垠的，最后的时候只有这么狭窄的，是缩小了吗？
“‘为当墙宇夹令断绝？’或者的话，是不是这些墙壁和屋宇夹着我，令外面的视线割断了，中间就断绝了。”
意思是说，是我的见界越来越缩小了，还是因为这些房子的墙壁、木头，这些已经割开了我的视线，到底是怎么样呢？
这个是他的疑问，他就问佛陀。
我今不知斯义所在，
“我现在又开始懵了，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。”
愿垂弘慈，为我敷演。”
“我祈愿佛陀，您垂念我，以广大的慈悲心为我宣说。”
阿难的见解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，一方面，他当时没有开悟，还有他一般显现上是小乘行人，小乘行人的话，所有的修行就是往外求。这方面的差别还是有的，大乘往内，密乘往密，更往心的深处，这样的。
所以说，我们从昨前天很多阿难的问题当中可以发现什么呢？阿难是特别往外求的人，一定要外面有一个什么。他这里的这个见实际上可能是以眼见为主，因为他到了四大天王那里的时候，他眼睛看到了很多。其实心的这种见性，他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白。
这个时候他觉得是，我的见实际上是这么广的，现在什么都不见，这两个都是见。见的话，那我的见缩小了呢？还是中间被其他的物质遮障了？
所以说他把见当成一个实有的东西，这样的见一定要有一个实有的东西才能成立，这个问题是阿难一直存在的问题。
如果我们按照大乘和一些密乘的修行方法，我们本身这个心，实际上，确实它有光明了然的这么一部分，但是它并不是实有的一个——有形状的，有颜色的，有形体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心的本体与虚空是比较相同的，但是跟虚空有所不同的。所以我们心自己的本体没有了知。
还有更重要的，心的本体，它并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承认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，那怎么讲也是可能讲不清楚的。
所以说我们佛教的主要特点：不承认心是一个实有的，在胜义当中远离四边八戏，世俗当中如梦如幻的。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心，你真正去观察他的本体的话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体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这一点，所谓的这个见性还是很难找到，可能越学，每天不同的比喻当中，我们也跟阿难，可能我们比阿难更差，因为阿难有机会当释迦牟尼佛的侍者，还是最后有者——应该后来他一生当中获得阿罗汉果位的；还有些按照《法华经》和有些经典的话，其实阿难也是一个幻化的圣人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、自相的凡夫人慢慢变成阿罗汉的，不是这样的。
所以我们可能要知道，阿难实际上应该是替我们说的。我们大多数的人也可能具有这样的一种实执。现在唯物论的话，我们一说开悟的话，好像开悟就像是把这个屋子打开了一样的，或者说是房顶破了一样的。我们特别——修破瓦的时候，一定要：“你看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把吉祥草使劲插到我的头上。”这样的话，其实你头再怎么样破的话，到底能不能开悟也不知道，只不过这是一种相。
因为我们很多人在平时的谈论当中，对大乘佛教还是并不是特别的了解。最关键的这个心的本体，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实有的话，怎么样也是可能弄不好的。这个是最关键的。
因为我们把心当成一个实有的东西，外境当成一个实有的东西，那可能说有也不是，说无也不是。有、我二者也是矛盾的，除了二者以外的其他的第三边物体，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找不到的。
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很苦恼的，但是我们有了大乘上师们的一些窍诀的话，心并不是那么的复杂。当然按照显宗的这种观察方法来找的话，确实可以找的。
其实佛陀是很了不起的，因为阿难的每一个问题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佛陀就给他一个很好的、一种巧妙的这种方式来（回答），让他最后哑口无言。最后的回答，对我们而言也非常奇妙、稀有的。这一点我们也应该都要明白。
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修心，修行开悟的话，确实这个《楞严经》是一个开悟的法门，很重要的。
但我自己认为，如果要开悟的话，不管是读显宗里面的这些禅宗的书也好，密宗的密法的书也好，最关键就是我们自己的相续也要堪能，一定要心融入到本性上来，并不是外观，是内观；要内观的话可能需要有一种修心的方法。这个方法的话，一定要按照我们前辈大德的修行方式来次第的修行，这个是很重要。
前一段时间我也讲过，按照全知无垢光尊者的话，要么是以片段的教言来成就的，要么是以次第教言来成就的。
但片段教言来成就的话，如今这个末法时代很难的。所以有这个次第的话，像我们前行里面所讲到的一样。所以我今天自己在屋子里面想，我们每个人如果要是开悟的话，可能无缘无故不一定开悟的。但要是开悟的话，真的，我们的心要修行上来，那修行上的话，可能前辈大德的特别殊胜的一个教言书作为引导，然后我们去祈祷和去修行的话，这个应该是很好的。
所以我最近又重新校对《前行备忘录》，《前行备忘录》应该翻译的也比较浅显易懂，藏文上也没有什么，除了极个别的词以外的话，没有什么出入。这样的话，我建议可能我们5月份开始，用100天的时间当中，自己学。我看大概有两百七八十页，不多。现在我们新排的书大概有200多页，不到300页，前面有个丹增活佛编的《阿琼堪布密传》，这个也不多，但这个读也可以，不读也可以，最关键的后面的这个次第。
然后到了秋天，如果没有出现违缘的话，我想我们今年如果学密法的时候，学什么？那天说是《入大乘论》是吧？《入大乘论》的话，那《前行备忘录》也是两年或者一年，每个人都学一下。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法。
因为《前行备忘录》是具体的修法，《大圆满前行》和所有密法的具体的修法，根据以前传承上师的这种秘传的方式来讲的。
所以我以前也是给大家念过传承，我们好多的堪布、堪姆讲过。以后具体怎么讲，具体怎么得传承的话，我也在想。那么，现在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建议，如果你们觉得想开悟的话，确实这本书是非常好的，
你学《楞严经》也好，学《如意宝藏论》也好，学其他的话，可能我们自己的心应该是先从世间的各种烦恼当中走出来，走出来的话要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修行。那修行就按照最深的、最密的、最好的一种方式来。
所以你们不想看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强迫性，没有什么的。如果没有书的话，到时借啊，或者是想办法，也应该可以吧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。凡是从5月开始100天当中的话，先自己学一遍。因为我们课外的书，除了我们在这里读书以外，其他都好像没有事，就像：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[footnoteRef:10]。”其他的什么世界战争也好，乌克兰的事也好，俄罗斯的事也好，英国也好，别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听也听不到，听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。我们在这里没有出现饥荒，没有出现战争，没有出现各种瘟疫之前的话，先已经开悟，然后开悟以后，我们就不怕世间当中发生什么事。 [10:  形容读书人只顾读书，对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。] 

有些是开玩笑，有些的话是真心的,可能每个人——就跟昨天阿难说的一样，其实开悟不在外，应该在内。在内的话它需要一个前面的一种前行、一个前提。不然我们完全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，心在世间八法当中的话，那不要说开悟，可能我们在死的时候连一点改变都是没有的。
所以人身很难得的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修行引导的话，确实今年也是这样的，明年也是这样的，除此之外，我们死的时候都不一定对真正的心有所了悟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《前行备忘录》对大家来讲应该是最珍贵。我自己在校对的过程当中，最后我自己对自己都是有点：“哦，已经翻译出这样的话，是多么好啊，这个是很珍贵啊。”当时我好几次都这么想过。
这个记得是07年翻译的，十多年了，没有这次那么的说——课堂上都是说了好几次。但我说的原因，其实我们现在遇到各种各样外面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内在，确实需要有一个依靠处。如果没有依靠处的话，学得再多有时候确实是不一定用得上，不一定用得上。
所以一边你们学习五部大论，另一边的话看看你自己——这里面的一些方法，尤其是我们《备忘录》当中，前面的人身难得和有些修法比较广一点，后面的寿命无常、业因果、轮回痛苦，解脱功德、依止善知识这些，都是很短的就过了。后面最关键的就是讲的皈依和菩提心，后面集资净障和忏悔这些也有讲的，但最关键的，它最核心的话，就是人身难得和皈依、发心，这几个方面。按照华智仁波切和纽西龙多，就是华智仁波切的窍诀，然后阿琼堪布，他说他，我记得是他后文当中说他好像前后得过两次[footnoteRef:11]，第一次得的时候好像是后面部分皈依以下得的。然后第二次得的时候，比较完整，前后都比较完整的，所以把它记录出。 [11:  《前行备忘录》摘要：我本人（指堪布阿琼仁波切）18岁时，曾在无等上师龙多丹毕尼玛嘉灿吉祥贤前得受了《大圆满前行》菩提心品以下的详细传承，而这以上的内容没有得受。第二年在两个月期间，上师作了广讲，由此得到金刚萨埵品以上的传承，当时上师法体欠佳，没有圆满结束。但实际上，我先后两次已得到此法的完整传承，当时保存了一个无头无尾的记录，对此堪仁波切班玛嘉灿、班诺活佛二人十分重视，劝请说“需要立成文字”。加之，具三恩德的上师仁波切多丹吩咐，师命难却，于是作成此备忘录。] 

而且他的这种修行方法——直接，比如说讲菩提心的时候，讲得很细，就像国外的人写小说一样的，特别特别细，怎么观想、怎么样……,但唯一里面的有几个念诵，我没有——当时有几个念诵的话，其实也应该加上，后面有部分的加了，前面有几个部分的（没加），这个可能到时候《宁提课诵》里面的，也要可以加上看。
所以我现在该讲的《楞严经》不讲，不该讲的《前行备忘录》上面讲了一下，这个还是有必要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跟阿难一样的，每天都——今天一个问题，明天一个问题。有些寻思者的话，我看我们下面的一些辅导的时候，有些是好像真的是在心上面去下功夫，有些是一直在，比阿难肯定还要往外散的，还是有点这样的。
刚才阿难说，佛陀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我的见性是狭窄下来了还是被阻挡了，我不知道，你能再给我讲一下嘛。
佛告阿难：“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，各属前尘，不应说言见有舒缩。
佛陀告诉阿难：“整个所有的一切世间当中的大也好，小也好，外也好，内也好，左也好，右也好，所有世间当中一切一切的事相，各自全部都属于‘前尘’。”前尘的话，长水子璇里面也讲了：“大小内外对待假立。”大小和内外全部都可能是我们假立的。万事万物也好，或者是分别念也好，一切的大小等，互相观待的，互相假立的，没有一个实际的内和外、大和小，没有这样的。我们的“前尘”，也就是说外境的显相，藏文当中有些翻译成外境的一种显现所摄。
“而不应该说自己的见，它有舒缩的。”自己的见现在都缩小了，不应该这么讲。
这里的话，全部是与我们的心有关系的，整个外面的一切显相，其实是心的一种显现，心的一种假立，是心的一种分别显相而已。
《宗镜录》当中也说[footnoteRef:12]：“凡夫人心。于诸法中。随意作大小。如人急时。其心缩小。安隐富乐时。心则宽大。”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的。因为我们凡夫人的话，实际上在这个法当中，随着自己的意乐，可能会发现：大的、小的，很多事情，包括你发生一件事情的话，如果心比较狭隘的人：哇，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呐，这样的。如果心比较广大的话，即便是天大的事情，对他来讲真的是如如不动的。所以就像是一个人的心特别急的时候，那你的心特别小。比如说这个心很狭窄，就马上哭、马上闹，各种各样的，心急的时候。如果你的心比较缓慢，或者说是你快乐、富裕，在这个时候，人们都觉得是心很广大的。 [12:  摘自《宗镜录》卷第六十四。] 

其实我们凡夫人真的是很可怕的，心急的时候，什么事都可以弄出来。心比较放松的时候，那外面的这个事也没有什么事。因此凡夫人就是有这个差别。
佛陀这里也讲，其实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大小，都是分别念假立的。你不应该说是我的见有大小，见有舒缩，见有各种变化，不能这么说。
为什么不能说？为了便于理解，佛陀下面讲了一个比喻。
譬如方器，中见方空，
这里讲一个比喻，“比如说有一个四方形的器皿”，比如说盒子、箱子或者说是一个四方形的小房子。这样的时候，你发现:“里面的这个虚空也是四方形的”，因为外面的这个器已经固定了，固定了的话，那里面的这个空间肯定是四方形的。
那这样的话，我问阿难你：
吾复问汝：此方器中所见方空，为复定方？为不定方？
下面问：“这个四方形的器皿当中，见到的是不是四方形的虚空？”
这个是阿难也是承认的，对方也是承认的。确实是这样，我们现在也是可能知道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四方形的盒子，那里面的这个空肯定是四方形的，我们大家都是应该可以共同承认的。
这样的话，就有一个疑问，或者是问你，那这里面的这个四方形的虚空，
为复定方？
“里面的这个空，确定是一个四方形的吗？”
还是，
为不定方？
“里面虽然有这样的空，但这个空不确定是一个四方形的？”
只有两个回答，要么说里面的空是确定性的四方形，要么说是不确定的一个四方形的空，这样认为的。
若定方者，别安圆器，空应不圆；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应无方空。
“那如果对方说是‘定方者’” ，如果对方回答说，里面的这个清明的空决定是四方形的，决定四方形的话，那就是“‘别安圆器，空应不圆’，如果这个四方形里面你再放一个茶杯，或者是再放一个圆形的东西的话，那是不是里面的这个空又变成了圆形，但这样的话，按照你的承许，不应该这样的，因为你刚才已经确定。”
其实这个跟因明里面的辩论基本上是相同，先给他已经说了，这里面的这个虚空是不是四方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肯定就是不能变的。如果对方说这个刚开始是四方形，后来变成圆形的话，那说明这个不是四方形的，它可以变的。对方应该承认一个实有的东西，如果实有的话，那四方形就是四方形，不能有圆形的，这个是确定的，学过《中观庄严论》的大家都是非常明白的。
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是四方形的话，那我们就放一个圆形的器皿，然后这里面的空就不应该变成圆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承认了这个里面的空是个四方的，而且这个四方是实有的话，永远也是不能改变的。如果改变的话，那里面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，它随所改变的，改变的这个方就不叫四方形。
如果四方形一会变成圆形，一会变成三角形，一会变成长方形的话，那说明它自己没有这个本性。
这是第一个方面佛陀给他的回答。
若不定者，
“如果说这个四方器皿当中的虚空是不定的，它不一定是四方形的话。”
在方器中应无方空。
这样的话，“四方形的这个器皿当中应该说没有这个四方形的空，没有四方形的空。”
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不定的。不定的话，不定的东西你不能确定是四方形，因为它不一定是四方形，不一定四方形的话，那你不能认为这个是四方形。
这个是比较容易吧，这里面的空代表什么？代表是我们的心。外面的四方形也好，三角形也好，大的器皿也好，这些代表外面的事物，因为我们的心一直被外境束缚着，一会大……。
其实我们也可能跟阿难相同的。我们在一个小房子里面的时候，心里面一观想：哇，我在小房子里面观修，这个时候我的心好像小了一样的。然后我在大的、广阔无垠的地方的话：哇，那我的心也开始广大了。我们经常有些人说是，到山顶去心放宽一点，这样。但这样的话，实际上心没有本体的，跟虚空一样的，但是外面束缚的东西，是外物。
所以阿难一直分不清楚，分不清楚的时候，佛陀用这种比喻来直接斩断他的这个有阻碍的心，因为这里讲见性无碍，无有阻碍。其实虚空是没有阻碍的，心也是没有阻碍的，这个意思。
汝言不知斯义所在，
“你不是刚说我不懂这一点。”
义性如是，云何为在？
“你刚才说我不懂大小，这些为什么是这样？”
在四大天王那里看到广阔无垠，到了自己的小房子里面就很小了，那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办？阿难刚开始这样说，我不知道这个道理。
其实这样的见性应该是没有大小的，归根结底，在这里面讲——见性没有大小，见性没有舒缩，见性没有上下，也没有什么好坏、美丑等等，没有的。“所以它的意义就是这样的，你还有什么没懂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”这样的话，你还有什么没有懂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通过这个比喻，应该比较容易了解的。
然后还进一步的给阿难再讲一下。
“阿难，若复欲令入无方圆，但除器方，空体无方，
“如果你想进入一个既没有方，也没有圆，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，那你首先应该破除什么呢？破除‘器方’，破除器皿的方和圆，这样的话，空体是没有方圆的。”
下面可能应该意思上也会这么讲。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想要广阔无垠的一个境界的话，那你要破除器皿，这样的话，空体是没有方圆的。
不应说言，更除虚空方相所在。
“而不能说，我现在准备把里面虚空的四方形根除。”
没有必要说的，因为束缚我们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个虚空，应该是外物，外物的执着相如果破除的话，所有的这种相可以破除的。憨山大师在这里说[footnoteRef:13]，我们的心被根和身束缚着，如果我们破了内和外，那真心没有大小。 [13:  《楞严经通议》卷二明·憨山大师著：阿难问意，经文可知，但破见量之说从前未发，茍不如此，何以此见一破即能一毛含受十方国土耶？世尊答意约器以破者：以此圆明妙心今在迷中，而为根身器界之所局碍，若能内脱身心、外遗世界，则圆明妙体当下现前，故除器方而空体本无方圆也！] 

所以我们对这个境如果没有去执着的话，那所有的轮回也消除了（师念藏文）：“见境无我时，诸有种皆灭。”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，很多中观里面也是这样讲。只要我们见的这种境，实际上是执着而产生的。如果我们知道外面的山河大地也好，任何的外在也好，包括自己的身体，这些证到无我的时候，那所有的轮回种子，自然而然消除。
若如汝问，入室之时，缩见令小；
“如果你问，说是入了这个小的房子的时候，那么它的见已经缩小了。”如果这样的话，
仰观日时，汝岂挽见齐于日面？
下面是给他讲一个窍诀。“你不是说入了你的禅房里面的时候，所见就缩小了。这样的话，有一个办法，你把天窗打开，或者是到门口往虚空当中看，看的时候，太阳是那么广大的，虚空是那么广大的，所以说这个容易解决的。”
阿难当时比较自卑，他看到，回到了自己禅房里面的时候，什么都见不到，我的见也缩小了，这样讲。那你不用担心，你可以从天窗当中，在那里看日轮，日轮是那么的广大，这样的话，你原来缩小的见界就已经扩大了。
若筑墙宇能夹见断，穿为小窦，宁无续迹？
“如果您说因为有墙壁，有这些建筑物，有这些屋宇，夹断了你的见境，或者说是隔开了你的所见，这样的话，那还是有办法，你在墙壁上穿一个小小的洞，小洞，那不是很好的，原来你所见到的这种相续也很容易看到整个，难道不是很容易的，你的这种通达无碍的相续就都可以了。”
是义不然。
“所以你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，刚才前面你提到的是不合理的。”
这里憨山大师说：“不用求真，唯须息见。”不用求真的话，我们不要在外面求一个真心，不用求真，那么唯需，唯一必须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息见，息的话要减少，减少的话才能见得到。意思是我们要想开悟，一直想见到一个光明的东西的话，这个是很难的。应该原来我们对万事万物的这种实有的执着、贪执，这些减少。这些减少的话，自然而然就了达了心的本性：哦，原来我的心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的。
所以说这里，因为有实宗的话，他毕竟还是往外求，心在往外求，往外求的话，始终是得不到的。
下面他就讲了这样的窍诀。
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，
这个确实讲了很深的一个道理。“所以我们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，无始以来，被无明、烦恼所遮蔽，然后在业的驱使下，‘迷己为物’，本来我们自己的心是光明的、清净的，自己却认为外面有一个实有的东西，一直漂泊于外境上。这样一来，“失于本心’，最后我们丢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。‘为物所转’，很可怜的，最后没有控制下来，被境所转，于外物而转。”于外物而转的话，就像所谓的王子漂泊到世间当中一样的，本来是继承王位的这种本性，可是没有认识的原因漂泊在民众当中，一样的。
这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好的，我们无始以来，真的，不管是显宗、密宗讲，我们还是有本性的，但是没有……,按照密宗来说，普贤王如来他已经是开悟了，他如果没有开悟的话，没办法为众生宣说这个真理。所以他因为开悟，以后、将来为众生可以引导的。但是我们很多众生的话，迷失了这样的路。
故于是中观大观小；
“所以在这样的境界当中，我们这些众生，一会儿观大，一会儿观小，一会儿的话——就是各种各样吧。”
因为我们有迷乱，可能一天（里）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。今天我很快乐的，一会说我很痛苦的，一会儿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广大无垠的，一会儿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很狭窄的，一会儿……,此起彼伏。就如我们这个世界，确实是各种各样的现象都出来了，因为我们就是随着外物而转的。
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，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
这句话是在汉地也是很出名的，大家都知道。我们随外物转，意思是:“如能转物，不是外镜转我们，是我们能转外镜，不随外镜转，那这样的话跟如来相同的，然后身心圆满，身体也得以清净，心也得以清净，这是‘圆明’，那就是得到了如来不动的坛城，不动的道场。”
《坛经》当中说：“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”有这样的说法，大家学过《坛经》的时候都有。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传灯大师[footnoteRef:14]，他说过也是同样的[footnoteRef:15]：如果心悟就是转楞严，心迷的话，被楞严转的。心迷和心悟也是这样讲的。 [14:  幽溪传灯（1554年－1628年），天台宗三十祖，明末中兴天台宗的僧人，世称幽溪和尚、幽溪大师或传灯大师。幽溪大师出生于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八月二十日，俗家姓叶，字无尽，别号有门，浙江衢州府西安县人。
幽溪大师幼年习儒，因读《龙舒净土文》而矢志向佛。万历七年（1579年）大病一场，过后经母亲同意出家投入映庵禅师（映庵祝发）门下，得授《永嘉集》。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得百松法师（百松真觉）传授衣钵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，入驻天台山重兴高明寺幽溪道场，立天台祖庭，兼研净土宗和禅宗，讲经长达四十余年。
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五月二十一日，大师讲学于新昌石山寺，预感寂灭将至，会与僧众提笔手书“妙法莲华经”五字，并高声唱题而寂，享世寿七十五岁、僧腊五十载、居幽溪三十年。]  [15:  《楞严经圆通疏》卷二，师子林沙门惟则会解，天台山沙门传灯圆通疏：“禅宗六祖云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。且约语言文字说也。今经云为物所转故于是中观大观小。若能转物即同如来。则尽大地是一部楞严经。山河国土草芥人畜莫非无相文字。心悟转楞严是能真转法轮者也。”] 

其实传灯大师对《楞严经》非常精通。他从小出家，出家以后，后来好像学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就很精通，后来有一定的开悟。后来有一个叫百松禅师，（他）在百松禅师那里学《楞严经》。学《楞严经》的过程当中，有一次他就问百松大师[footnoteRef:16]，说是《楞严经》里面的大定的意思是什么？大禅定，因为《楞严经》里面一直讲大禅定。这个时候百松禅师“瞪目周视[footnoteRef:17]”，可能瞪一眼或者这样，因为这个因缘的话，他就“契入”，当下开悟。后来他好像到高明寺也是弘扬佛法，后来造了《楞严经玄义》[footnoteRef:18]等四部论。72岁的时候，手里拿着《法华经》，然后“妙法莲华经”五个字，一边高唱一边示现圆寂。所以说是他是非常了不起的。 [16:  《法华经感应录》，3.明释传灯:释传灯，俗家姓叶，是古越国姑蔑人。小的时候跟随贤映庵师剃头出家，后来又拜见百松法师。跟随百松法师听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恍惚间心领神会。接着又听《楞严经》，半夜的时候到百松法师房内请教楞严大定的旨意。百松法师不说话，瞪着眼睛看他，传灯一下就开悟了。百松法师把金云紫缕袈裟传给传灯。传灯一生中修行法华、大悲、光明、弥陀和楞严等忏法，没空过一天，从此讲经远近闻名。]  [17:  《传灯大师传》：“随谒百松法师，听讲法华经，颇有神会。次听楞严，中夜入室，问楞严大定之旨；百松瞪目周视，师即契入。松遂以金云紫袈裟授之，卓锡天台山幽溪高明寺。”]  [18:  《楞严经玄义》明传灯述，4卷。] 

按照他的说法，那么我们如果心悟的话，那就转这个《楞严》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被外境所转的话，那跟如来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。
那个时候“身心圆明”，身心圆明的话，蕅益大师[footnoteRef:19]把‘身’解释成清净法身，心也是清净的——凡是得以清净，这样解释的，好像心如幻化一样的。但藏文当中的话，说是如果这个心能转外物的话，如来等同的，本来清净、本来光明的这个身心，也圆满，然后一直住于真如的坛城当中，如如不动。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这种境界。 [19:  蕅益大师《大佛顶楞严经文句》卷第二：幻化空身即法身。故身圆明。无明实性即佛性。故心圆明。] 

这一段大家也应该记住，刚才从“无始以来”一直到这里的话，在禅宗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词。
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。”
“那么这个时候，在一个毛端当中，能容纳整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或者十方国土，都可以。”
“于一尘中尘数佛”这样的《华严经》的境界也可以展现，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完全都是可以展现。
这是我们的第七个，见性无障，第七个问题。下面讲另一个问题。
今天我们《楞严经》讲到这里。
